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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多
月
前
，
我
出
席
了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的

頒
獎
典
禮
。
雖
然
我
是
大
會
的
評
審
，
但
這
次

我
是
以
另
一
個
身
份
參
加
盛
會
。

會
前
，
我
在
香
港
大
會
堂
的
大
堂
跟
人
說
我

是
來
領
取﹁
終
身
成
就
獎﹂
的
，
大
家
都
以
為

我
在
說
笑
。
不
過
，
當
頒
發﹁
終
身
成
就
獎﹂
時
，

我
真
的
走
到
頒
獎
台
上
領
獎
，
大
家
才
知
道
原
來
我

是
認
真
的
。

今
年
是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的
銀
禧
誌
慶
，
除
了
常
設

獎
項
之
外
，
大
會
一
共
頒
發
了
五
個﹁
終
身
成
就

獎﹂
，
其
中
四
名
獲
獎
人
分
別
是
天
叔
梁
天
、
麥
sir

麥
秋
、
李
老
師
李
銘
森
和
杜
sir
杜
國
威
。
四
位
前
輩

均
是
香
港
劇
壇
鼎
鼎
有
名
的
前
輩
：
天
叔
由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演
的
︽
清
宮
怨
︾
的
李
蓮
英
到
兩
年
前

︽
茶
館
︾
的
龐
總
管
，
總
是
台
上
一
顆
奪
目
的
明

星
；
麥
sir
是
香
港
第
一
位
全
職
的
舞
台
監
督
，
更
集

導
、
演
、
製
作
、
教
學
、
推
廣
等
多
個
崗
位
於
一

身
；
李
老
師
在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教
授
導
演
學
，
桃
李

滿
門
，
為
香
港
劇
壇
培
育
不
少
人
才
；
杜
sir
所
編
的

劇
總
是
叫
好
又
叫
座
的
票
房
保
證
，
為
觀
眾
獻
上
一

齣
又
一
齣
的
好
戲
。
四
位
前
輩
都
是
我
們
學
習
的
榜

樣
。

我
是
第
五
名
領
獎
人
。
不
過
，
我
不
是
獲
獎
者
，
我
只
是
代

人
領
獎
而
已
，
真
正
的
獎
項
得
主
是
劇
壇
的
化
裝
大
師
松
哥
何

明
松
。
松
哥
的
化
妝
術
和
化
裝
術
出
神
入
化
，
他
的
織
髮
技
術

更
是
巧
奪
天
工
。
無
論
我
怎
樣
細
看
，
也
無
法
看
出
演
員
頭
上

的
是
套
上
他
以
假
髮
織
成
的
頭
套
。
他
本
來
是
廣
東
省
話
劇
院

的
化
裝
師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來
港
任
駐
團
化
裝
師
。
在
過
去

的
二
十
四
年
，
他
曾
七
次
獲
得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的
化
裝
造
型
設

計
獎
，
更
曾
連
續
四
年
奪
魁
，
是
香
港
劇
壇
的
紀
錄
保
持
者
。

至
於
他
獲
提
名
的
次
數
更
加
多
不
勝
數
，
很
多
時
候
在
同
屆
獲

提
名
的
劇
目
更
多
於
一
齣
劇
。

難
得
的
是
，
這
樣
的
一
位
大
師
傅
為
人
卻
謙
恭
有
禮
，
毫
無

架
子
，
從
無
以﹁
大
師﹂
自
稱
，
亦
不
會
挑
選
工
作
，
對
後
輩

更
是
愛
護
有
加
，
是
一
位
有
真
材
實
料
而
從
不
居
功
自
誇
的
前

輩
。
他
應
該
是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有
史
以
來
首
位
獲
得﹁
終
身
成

就
獎﹂
的
化
裝
師
，
是
一
項
實
至
名
歸
的
殊
榮
。

松
哥
三
月
退
休
返
穗
，
與
妻
女
長
居
。
碰
巧
四
月
他
有
要
事

需
回
鄉
遠
行
，
未
能
趕
回
香
港
領
獎
，
便
託
我
替
他
代
領
。
他

把
這
樣
重
要
的
任
務
交
到
我
手
，
是
我
的
榮
幸
，
我
焉
敢
拒

絕
？
頒
獎
禮
前
夕
，
他
傳
給
我
一
篇
短
文
，
讓
我
為
他
在
台
上

讀
出
。
我
閱
後
，
很
是
感
動
。
我
覺
得
我
要
尊
重
松
哥
文
中
所

表
達
的
情
義
，
不
可
以
到
領
獎
時
才
拿
着
手
提
電
話
將
他
的
說

話
隨
隨
便
便
地
讀
出
。
於
是
，
我
在
翌
日
花
了
一
個
早
上
將
那

篇
文
章
背
記
下
來
。
到
我
站
在
台
上
時
，
我
化
身
成
松
哥
，
以

他
的
情
感
唸
出
他
的
說
話
。

領取終身成就獎

吃
食
物
講
究
鮮
活
，
寫
作
也
一
樣
，
只
有
來
自
生

活
的
作
品
才
有
活
力
。

李
安
在
創
作
電
影
︽
斷
背
山
︾
時
說
：﹁
生
活
中

的
那
一
點
真
實
很
重
要﹂
。
巴
金
也
說
過
：﹁
我
主

要
的
一
位
老
師
就
是
生
活
。﹂
現
在
市
場
需
要
大
量

電
影
、
電
視
劇
、
舞
台
劇
，
編
劇
本
來
是
偏
門
職
業
，
現

在
變
得
很
搶
手
，
一
時
湧
現
出
許
多
年
輕
編
劇
，
當
中
輕

視
生
活
的
不
在
少
數
，
覺
得﹁
生
活
是
創
作
的
源
泉﹂
，

﹁
源
於
生
活
，
高
於
生
活﹂
這
些
說
法
老
土
過
時
，
他
們

的﹁
生
活﹂
主
要
依
賴
網
絡
。

有
這
樣
一
件
事
，
一
個
年
輕
編
劇
接
到
寫
網
絡
劇
的
工

作
，
很
興
奮
，
但
是
他
不
熟
悉
要
寫
的
生
活
，
不
知
怎
麼

下
筆
，
導
演
告
訴
他
，
你
學
的
不
是
編
劇
嗎
，
就
編
唄
！

他
把
自
己
關
在
房
子
裡
，
半
個
月
沒
出
門
，
不
見
人
，
不

下
樓
，
不
接
電
話
，
日
夜
對
着
電
腦
編
劇
本
。
導
演
天
天

打
電
話
催
，
他
愈
急
愈
寫
不
出
來
，
結
果
是
劇
本
沒
寫
出

來
，
人
進
了
醫
院
，
嚴
重
精
神
憂
鬱
症
。
嘴
裡
嘮
叨
的
都

是
名
詞
和
成
語
，
見
人
就
淚
流
滿
面
，
不
能
寫
劇
本
，
自

己
倒
成
了
一
齣﹁
戲﹂
。

曾
經
接
觸
過
一
些
學
習
編
劇
的
青
年
學
生
，
已
經
到
了
就
要
畢
業

的
時
候
，
依
然
不
明
白
創
作
的
正
確
方
法
。
雄
心
很
大
，
想
一
劇
成

名
一
鳴
驚
人
，
對
一
孔
之
見
、
一
得
之
功
洋
洋
得
意
，
他
們
犯
的
都

是
同
樣
毛
病
，
身
在
生
活
當
中
，
卻
好
像
眼
盲
耳
背
，
完
全
看
不
到

聽
不
見
，
即
使
鮮
活
的
故
事
就
發
生
在
眼
前
，
也
抓
不
住
，
習
慣
題

材
、
人
物
、
事
件
憑
空
編
造
，
缺
乏
真
情
實
感
，
寫
出
的
劇
本
無
思

想
、
無
味
道
，
無
活
力
，
還
埋
怨
沒
人
懂
得
欣
賞
，
懷
才
不
遇
。
還

有
走
偏
門
抄
襲
剽
竊
，
把
別
人
的
作
品
稍
加
改
頭
換
面
當
成
自
己

的
，
這
種
行
為
遲
早
被
發
現
。
不
久
前
，
一
個
已
經
有
了
些
名
氣
的

編
劇
，
抄
襲
瓊
瑤
的
作
品
寫
成
電
視
劇
，
劇
賣
得
很
火
，
賺
了
不
少

錢
，
但
被
瓊
瑤
發
現
告
上
法
庭
，
最
後
輸
了
官
司
，
賠
錢
又
丟
人
。

創
作
必
須
來
自
生
活
，
這
是
簡
單
的
道
理
，
很
多
年
輕
編
劇
崇
拜

荷
里
活
大
編
劇
，
花
幾
萬
塊
錢
去
聽
一
堂
創
作
技
巧
課
，
可
惜
這
些

金
科
玉
律
不
教
深
入
生
活
這
一
招
，
這
一
招
也
沒
辦
法
教
。﹁
深
入

生
活﹂
四
個
字
很
淺
易
，
做
起
來
並
不
容
易
，
要
付
出
辛
苦
，
要
拋

頭
露
面
。
前
些
天
在
拍
攝
現
場
遇
到
一
個
年
輕
女
編
劇
，
穿
着
戲
服

頂
着
海
風
當
臨
時
演
員
，
她
認
出
我
，
對
我
說
要
寫
一
個
類
似
︽
路

人
甲
︾
的
劇
本
，
到
劇
組
體
驗
生
活
，
也
賺
些
生
活
費
，
我
聽
了
很

感
動
。

寫
作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是﹁
兩
眼
瞪
着
面
前
的
白
紙
，
直
到
前
額

瞪
出
血
來﹂
的
差
使
。
奉
告
有
志
於
此
的
小
同
行
們
，
走
出
閉
門
造

車
的
小
天
地
，
投
身
到
生
活
中
去
，
這
世
上
有
名
有
利
的
事
都
是
要

付
出
的
。

為有源頭活水來

家
裡
人
因
為
剖
腹
產
子
，
深
部
內
部
傷
口
恢
復
需
要
時

間
，
打
來
一
個
電
話
，
要
我
到
菜
市
場
找
尋
石
頭
魚
，
又
叫

石
崇
魚
。
找
尋
了
好
幾
天
，
都
找
不
到
。
原
來
這
一
類
魚
，

因
為
背
上
有
很
硬
、
箭
矢
一
樣
鋒
利
的
刺
，
帶
有
毒
素
，
掙

扎
時
會
把
小
販
刺
中
，
立
即
產
生
劇
痛
，
甚
至
會
死
亡
。
賣

魚
的
小
販
，
為
了
安
全
起
見
，
都
不
會
販
賣
這
種
石
頭
魚
。
最

後
，
我
在
筲
箕
灣
的
魚
檔
，
找
到
了
這
種
珍
貴
的
魚
，
十
元
一

両
，
不
是
活
的
，
但
鰓
仍
呈
現
出
鮮
紅
色
，
相
當
新
鮮
。
石
崇
魚

屬
毒
鮋
魚
族
，
學
名﹁
玫
瑰
毒
鮋﹂
，
因
其
像
玫
瑰
花
一
樣
長
有

刺
，
且
有
毒
，
故
而
名
之
。
石
頭
魚
身
體
厚
圓
而
且
有
很
多
瘤
狀

突
起
，
好
像
蟾
蜍
的
皮
膚
，
形
狀
恐
怖
，
體
貌
甚
醜
陋
，
活
像
一

塊
石
頭
，
蟄
伏
在
海
底
石
堆
中
，
不
易
被
發
覺
。
體
色
隨
環
境
不

同
而
複
雜
多
變
，
像
變
色
龍
一
樣
通
過
偽
裝
來
蒙
蔽
敵
人
，
把
小

魚
吃
了
，
從
而
使
自
己
得
以
生
存
。

石
崇
魚
功
能
健
脾
補
腎
，
對
手
術
後
傷
口
深
層
癒
合
很
有
幫

助
，
但
這
種
魚
並
不
常
有
供
應
，
大
條
的
往
往
賣
到
二
三
百
元
一

條
，
配
北
茋
、
杞
子
、
紅
棗
煲
湯
，
對
提
高
身
體
免
疫
力
，
增
強

體
質
很
有
裨
益
，
對
手
術
後
、
病
後
或
產
後
體
弱
人
士
更
為
有

益
。一

般
的
石
崇
魚
大
約
一
斤
重
左
右
，
一
般
人
把
魚
分
開
兩
部

分
，
魚
皮
用
來
煲
湯
，
魚
肉
用
來
清
蒸
，
煲
湯
後
魚
皮
十
分
嫩

滑
，
呈
半
透
明
啫
喱
狀
，
很
滑
，
但
是
略
帶
少
許
的
苦
味
，
並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喜
歡
，
但
是
，
對
提
高
免
疫
力
大
有
好
處
。
不
過
如
果
產
婦
要
餵
人
奶
，

飲
用
了
石
崇
魚
湯
，
輕
微
的
毒
素
未
必
對
嬰
孩
有
好
處
。
魚
肉
清
蒸
，
顏
色

很
白
，
很
鮮
，
很
滑
，
配
合
了
陳
皮
，
其
味
道
一
流
。
明
代
醫
藥
學
家
李
時

珍
撰
寫
的
︽
本
草
綱
目
︾
說
石
頭
魚
能
夠
治
療
筋
骨
痛
，
有
溫
中
補
虛
的
功

效
。石

頭
魚
味
極
鮮
美
，
骨
刺
少
，
選
大
條
的
，
約
一
條
三
四
斤
左
右
比
較
適

宜
，
太
細
小
的
肉
太
少
，
食
之
無
味
。
春
夏
兩
季
最
肥
，
入
冬
後
魚
味
更

鮮
。
清
朝
李
鴻
章
宴
請
外
國
貴
賓
，
就
用
四
五
斤
重
的
石
崇
魚
宴
客
，
介
紹

說
這
是
最
好
的
海
中
珍
品
，
顯
得
隆
重
和
高
貴
。

若
果
是
產
婦
做
過
了
剖
腹
手
術
，
使
用
牛
鰍
、
石
狗
公
、
大
眼
雞
︵
木
棉

魚
︶
代
替
石
崇
魚
，
也
是
可
以
的
，
配
上
了
北
茋
、
杞
子
、
紅
棗
、
陳
皮
，

一
樣
滋
陰
補
腎
，
加
強
免
疫
力
，
幫
助
傷
口
恢
復
，
但
不
會
影
響
哺
乳
，
對

小
孩
子
也
有
益
處
。

石
崇
魚
肉
質
鮮
嫩
，
沒
有
細
刺
，
營
養
價
值
很
高
，
有
生
津
、
潤
肺
的
藥

用
功
效
，
皮
膚
不
好
的
人
吃
了
，
還
能
起
到
美
容
的
作
用
。
城
內
的
大
富

豪
、
大
小
姐
、
闊
太
太
最
喜
歡
石
崇
魚
清
燉
珍
珠
粉
末
。
清
燉
後
的
石
頭

魚
，
具
有
營
養
滋
補
、
生
津
、
潤
肺
、
強
腎
和
養
顏
的
藥
用
功
效
。
石
頭
魚

的
魚
鰾
曬
乾
後
，
加
工
成
魚
肚
用
來
汆
湯
，
入
口
爽
滑
為
席
上
珍
餚
，
可
與

上
等
的
魚
翅
、
燕
窩
媲
美
。

石崇魚的故事

坊
間
推
出
香
港
古
舊
建
築
物
攝
影
比
賽
，
宣
傳
照
片
選
了
一
幀
拍

攝
自
我
家
祖
堂
，
新
界
屏
山
坑
尾
村
覲
廷
書
室
，
崇
德
堂
之
漂
亮
照

片
，
用
作
推
廣
。

可
惜
附
設
簡
介
文
字
出
現
資
料
錯
誤
。

教
育
統
籌
局
資
料
原
文
：
覲
廷
書
室
由
鄧
氏
族
人
鄧
英
山
創
建
，

於
同
治
九
年
︵
一
八
七
零
年
︶
落
成
。
覲
廷
書
室
命
名
，
為
紀
念
鄧
英
山

父
親
鄧
覲
廷
，
清
道
光
十
七
年
︵
一
八
三
七
年
︶
舉
人
。

鄧
英
山
，
應
為
鄧
英
生
，
上
世
紀
初
新
界
文
人
。
其
子
，
二
戰
年
代
前

後
新
界
文
人
鄧
友
山
。
覲
廷
書
室
並
非
英
生
公
興
建
，
而
是
英
生
公
父

親
，
香
泉
公
創
立
。
香
港
新
界
鄧
氏
廿
一
世
祖
，
清
道
光
十
七
年
舉
人
覲

廷
公
，
筆
者
太
太
曾
祖
父
。
香
泉
公
，
我
太
曾
祖
父
。
英
生
公
，
我
曾
祖

父
儀
卿
公
之
長
兄
。
在
下
排
至
廿
六
傳
，
想
新
界
鄧
族
來
到
今
天
，
已
繁

衍
至
起
碼
三
十
一
二
傳
。

是
次
官
方
資
料
想
是﹁
手
民
之
誤﹂
，
不
過
人
名
，
人
物
關
係
的
落
差

比
較
大
！

童
年
歲
月
在
覲
廷
書
室
，
及
相
連
的
清
暑
軒
度
過
不
少
日
子
，
幼
稚
視

野
以
為
不
過
偌
大
古
舊
建
築
幾
棟
，
從
來
沒
想
過
日
後
竟
然
成
為
香
港
一

道
耀
眼
古
建
築
風
景
線
。
當
年
最
吸
引
，
爬
上
瓦
蓋
屋
頂
，
望
前
面
看
不

到
邊
綠
色
田
園
、
河
流
、
魚
塘
連
片
，
一
直
滾
蕩
到
后
海
灣
，
遙
望
對
海

蛇
口
南
山
。
汽
車
不
多
夏
日
長
，
躺
下
酸
枝
貴
妃
床
，
聽
劃
過
長
空
盤
旋

飛
鳥
鳴
唱
伴
午
覺
。

說
起
老
家
舊
事
，
想
起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
本
報
專
欄﹁
演
藝
蝶
影﹂
作

者
小
蝶
文
章
︽
圍
頭
話
初
學
生
︾
，
說
起
︽EU

超
時
任
務
︾
所
講
圍
頭

話
。
香
港
新
界
原
居
民
，
除
部
分
客
家
人
操
客
家
話
，
絕
大
部
分
都
說
圍

頭
話
，
可
惜
來
到
我
們
下
一
代
，
如
非
唔
識
聽
唔
識
講
，
好
運
只
能
曉
聽

幾
成
，
在
港
者
都
說
粵
語
白
話
，
海
外
的
說
英
語
、
荷
蘭
語
、
德
語
…
…

這
個
原
為
東
莞
話
支
派
的
方
言
通
用
程
度
勢
將
漸
次
消
逝
，
目
前
應
用
程
度
不
及
皇

崗
、
福
田
、
上
沙
、
下
沙
一
帶
原
居
民
。

自
中
原
南
遷
，
相
信
我
們
原
應
講
與
中
原
話
同
源
的
客
家
話
。
久
住
他
鄉
是
吾

鄉
，
一
千
年
後
習
慣
了
東
莞
話
，
自
成
一
格
形
成
今
天
所
謂
圍
頭
話
。

小
蝶
指
出
的﹁
能
蟹﹂
，
實
為﹁
能
械﹂
，
或﹁
靈
械﹂
，
意
為
能
幹
。

阿
娣
，
就
是
阿

弟
，
意
思
弟
弟
、

細
佬
，
音
異
而

已
。糞

箕
笠
，
則
不

太
清
楚
所
指
了
。

摳
泥
、
摳
草

根
，
罵
人
無
葬
身

之
地
。

其
實
圍
頭
話
與

粵
音
不
遠
，
多
聽

即
明
。 覲廷書室人脈與圍頭話

﹁
龍
圖
騰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
孔
慶
東
和
龐
書
緯
著
的
︽
古

龍
一
百
句
︾
，
是
我
意
外
尋
獲
的

好
書
，
在
北
京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孔
慶
東
寫
的﹁
引
言
︱
︱
浪
哉
古

龍﹂
中
，
孔
教
授
這
樣
說
：﹁
…
…
他

很
少
回
答
問
題
，
而
是
不
斷
地
提
出
問

題
，
孤
單
單
地
將
一
個
個
的
問
題
拋
向

天
地
，
卻
不
期
望
有
人
能
回
答
。﹂

﹁
這
就
是
古
龍
，
一
個
永
遠
的
浪

子
。﹂一

個
浪
子
，
內
心
深
處
一
定
有
着
深

沉
的
寂
寞
，
這
份
寂
寞
感
伴
隨
着
他
浪

跡
天
涯
，
除
了
事
情
之
外
，
看
見
夕

陽
，
看
見
月
出
，
看
見
雲
起
，
看
見
花

開
花
謝
，
都
會
觸
動
心
弦
，
引
發
對
人

生
的
無
限
提
問
。
古
龍
如
此
，
古
龍
筆

下
的
浪
子
亦
如
此
。

很
佩
服
︽
古
龍
一
百
句
︾
的
作
者
，

在
古
龍
的
小
說
中
，
可
以
找
到
可
以
說

是
名
句
經
典
的
一
百
句
，
來
藉
以
抒
寫

觸
動
他
們
情
懷
的
所
思
所
感
，
這
些
所

思
所
感
，
不
但
從
中
可
以
用
歷
史
來
印

證
，
更
且
有
自
己
人
生
的
閱
歷
。

更
佩
服
的
是
，
我
自
己
雖
然
讀
過
古
龍
的
作

品
，
也
曾
代
過
筆
，
但
卻
是
看
了
這
本
書
之
後
，

才
驚
覺
原
來
古
龍
是
在
小
說
中
，
不
斷
地
向
天
地

提
問
。
我
從
前
只
知
道
，
古
龍
有
很
多
想
法
，
比

如
要
寫
不
同
的
武
器
，
要
創
造
不
同
的
驚
魂
故

事
，
但
他
想
表
達
他
對
人
生
的
觀
察
，
對
哲
學
的

思
考
的
，
是
︽
天
涯
．
明
月
．
刀
︾
，
可
惜
在
台

灣
︽
中
國
時
報
︾
連
載
時
，
便
被
老
闆
下
令
腰
斬

了
。︽

古
龍
一
百
句
︾
裡
，
從
︽
天
涯
．
明
月
．

刀
︾
選
出
了
四
句
，
第
一
句
是﹁
飢
餓
豈
非
本
就

可
改
變
一
切
？﹂
選
得
真
好
，
看
看
如
今
的
世

界
，
多
少
人
口
尚
在
飢
餓
的
邊
緣
？
多
少
國
家
因

為
飢
餓
而
引
發
戰
爭
？
不
過
，
改
變
古
龍
後
半
生

的
，
相
信
和
飢
餓
也
有
關
係
，
因
為
他
是
因
家
庭

問
題
憤
而
離
家
，
獨
自
靠
寫
作
維
生
，
從
而
需
要

挨
飢
抵
餓
，
因
而
發
奮
疾
書
，
改
變
了
自
己
的
一

切
，
他
是
在
此
時
體
會
到
這
句
話
的
本
意
吧
？

名
句
，
很
多
都
是
自
身
體
驗
而
得
的
。

看《古龍一百句》

這幾年，有兩個地方是我不願意去的，一是銀
行，二是醫院。我怕前者的等待，怕一般儲戶必
會遭受的歧視，也為其間消耗的一兩個小時心
疼；而後者，往往讓人病痛之外，又添嘈雜之
煩、擁擠之惱，被高額檢查費和藥費盤剝之餘，
還要看醫生護士那一張張倨傲、冷漠的臉。但由
於諸多原因，這兩處所在有時又非去不可。每次
去前，猶豫再三，硬着頭皮才去。
不僅銀行、醫院，你在許多場所，都可以感到
撲面而來的涼薄、粗魯。你到市場買菜，很少有
菜販還有以前憨厚的笑，到飯館用餐，服務員端
菜上桌不再像從前那樣報出菜名，且一臉冰霜，
你騎自行車走在慢車道上，身後忽然開來一輛機
動車，車主居然嫌你擋了他的路，朝你大聲鳴
笛；上周逛書店，看到一本關於清代書畫家鄭板
橋的書，很想買下，不過此書和另外幾本屬於一
套叢書，我問店主可否單買這本書，他一臉的不
耐煩，吐出兩個字「不行」；前幾天，到電信部
門繳費，我先是被支到櫃員機拿號，接着又被支
到自動繳費機上交錢，後又被告知須先到前台領
業務號碼，前台混亂不堪，好不容易領到號，又
遇到兩台繳費機壞了一台，向幾位營業員諮詢事
項，人家睬都不睬一眼。
近來，我常常懷念二三十年前的生活。那時城
市不大，樓堂不高，街上汽車不多，那時人們收
入差距很小，各行各業並不生疏、隔閡，那時隨
處可以感到人們的真誠、敬業與善意。在車站，

我們可以放心地把行李託別人代管，自己先去買
票，在熙熙攘攘的市場上，我們不用擔心一臉淳
樸的小販，賣給我們的蔬菜撒有農藥，到圖書館
借書，精通業務的管理員拿着我們抄下的書名和
分類號，很快就能把書找出，在工廠裡，我們能
遇到一些熱心的師傅，手把手教我們修理機器。
1983年盛夏，由於長期在粉塵嚴重的車間工作，
一天我的右耳忽然聽不見聲音，到醫院掛號看
病，一40多歲的女大夫，用耳勺從我耳朵裡挖出
棉毛、灰垢等異物，令我立感清爽，開藥之後，
她還耐心細緻地告訴我保持耳道清潔的方法。
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善良，如今都成了稀

罕之物，甚至連路上見到老人倒地扶不扶都成了
問題。兩年前，有媒體記者追問行人，你覺得幸
福嗎？引來眾多議論。不錯，這些年，我們的物
質生活和城市化水平繁榮與提高了，購物中心和
超市裡，商品充盈，應有盡有，大街上流光溢
彩，車水馬龍，人們工資漲了，住房改善了，吃
得也好了，衣裝也亮麗了，大家對此有目共睹。
可另一方面，各種煩惱和不如意，人們同樣感到
和看到。普通的、無權無勢的人，幾乎每天都在
承受社會的粗礪和鄙薄，到處感到被歧視、受排
斥，一種夾雜着苦澀和嘆息的無力感，盤亘在許
多人的心頭。面對混亂、嘈雜、腐敗、墮落、弄
虛作假、胡作非為，多數人只能被迫地隱忍着、
沉默地注視着。正是這種無力感和無可奈何，正
是這種人與人關係的疏遠和隔離，降低了人們的

安全感、舒適度和幸福數值。
有人講，內地社會現在有一種互相損害傾向。
小販的臉上陰鬱寡歡，因為他剛剛受了城管人員
的氣；飯館的服務員一臉冰霜，因為她嫌老闆給
的工錢太少；書店店主不耐煩，因為店舖租金太
高，經營利潤極低，令他壓力大；電信營業人員
對顧客不理不睬，或是今早剛跟老公吵了架，或
是與婆婆慪了氣，或是上班的路上遭遇堵車，遲
到半小時，受到主管批評，正在羞惱交加。至於
醫護人員對患者態度生硬，頤指氣使，如果有機
會走近他和她的私生活，你就會知道，醫生的孩
子今年高考，可那孩子學業成績不佳，他每天為
此犯愁；而年輕護士的女兒今年三歲，她想把孩
子送進一家省直機關的幼兒園，已經給人家送了
禮，可兩個月過去了，這事還沒辦成。諸如此
類，不一而足。可以說，凡在自己的專業和擅長
領域冷漠待人者，一定是在別的地方和領域被非
禮了，受責難了，心中的委屈和怒氣無處傾吐，
只好發洩在顧客、患者身上，藉以獲得某種心理
平衡。
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可如今許多豐衣足食的人卻不循此理。仔
細觀察會發現，在競爭激烈、權力通吃資本稱雄
的時下，當面對太多的擠壓、驅迫和盤剝，人們
疲於應付，被動服從，或者低三下四，曲意求
全，實在不行了，只好任人宰制。人們無力改變
現實，無法左右命運，不得不忍氣吞聲。每個人
都覺得自己受到別人的虧待，每個人都覺得自己
又苦又累又煩，每個人都感到前途莫測不容樂
觀。與此同時，物利爭競的殘酷性還被高調頌
揚，利益追逐的錙銖必較被譽為精明強幹，圖謀
一己之私的刁滑之徒被稱為成功人士，其心計與

劣行被加工烹製成勵志「雞湯」，這更令普通人
感到社會的勢利與粗俗。於是，人們也就只能以
勢利應付勢利，以粗俗對待粗俗了。究其實質，
這是人們對資本和權力的消極反抗，是對「沉
悶」、「機械」、「缺乏人情」的管理方式的變
相抵制，也是對擴大化了的商品化和物化的厭倦
及懊惱。
紅塵漫捲心迷亂，撕扯爭執何時了。如何告別

負面情緒並走出眼下情狀？社會學理論認為，人
的情緒、態度、人格，是人在特定情形下與共同
體交互作用的結果，避免過度反應和損害他人的
言行，須找到不良情緒的來源並設法解決。大量
數據表明，隨着人們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許
多人不願只做環境的被動接受者，聽任別人擺
佈，他們樂意參與公共生活，以期改善城市和社
區現狀。社會學理論還注意到，人的地位與生活
態度之間、人的權利與其願意擔負的責任及義務
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不少人都有這樣的經驗，當
人覺得自己有地位，才看重未來，覺得自己有權
利，才能承擔責任，感到自己重要，才在意自己
的形象與言行，才會禮貌待人，細緻周到。
所以，欲根本改變現狀，祛除粗鄙、怨憤和戾

氣，一是已經佔據優勢資源和主導地位的精英階
層，應重信守諾，潔身自好，仁義惻怛，善待民
眾，善用財富和權力；二是提高普通人的社會地
位，落實憲法中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利，改變固有
的社會機制和公共決策方式，擴充中產階層，並
讓他們有途徑影響和改善社會。只有這樣，人們
的無力感才會消除，無可奈何才會變成事在人
為，社會正氣才能上升，邪氣、戾氣、歪風才可
減輕並退散。如此，我們方能期待社會和諧，人
間溫潤，不管走到哪裡，處處如沐春風。

豐衣足食之後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航
機
的
乘
客
，
到
底
認
為
怎
樣

才
算
體
貼
？
有
關
思
考
令
人
對
航

空
公
司
營
運
方
式
的
捨
本
取
末
，

不
敢
茍
同
。

我
是
慣
於
乘
坐
長
途
航
機
的

人
，
感
謝
上
帝
，
除
了
半
睡
半
醒
以

外
，
沒
有
什
麼
身
體
不
適
，
但
對
於
乘

搭
時
身
體
的
需
要
，
卻
又
有
一
定
的
要

求
。
好
像
說
年
輕
時
愛
選
窗
口
座
位
，

可
以
貼
於
機
身
入
睡
，
又
可
以
觀
看
風

景
。
出
入
要
經
過
鄰
座
難
不
到
我
，
因

為
年
輕
的
身
體
會
跳
過
座
位
，
到
走
廊

才
落
地
，
神
出
鬼
沒
。
年
長
了
愛
選
廊

道
位
，
以
便
身
體
不
時
的
需
要
，
並
喜

歡
經
常
梳
洗
一
下
，
方
便
至
上
。

航
機
乘
客
需
要
舒
適
的
足
部
感
覺
，

棉
質
長
襪
少
不
了
；
要
有
棉
被
才
能
抵

禦
過
低
的
機
艙
氣
溫
，
喝
充
足
的
水
，

當
然
還
有
足
夠
的
座
位
空
間
。
非
商
務

或
頭
等
客
位
的
代
價
，
除
了
活
動
空

間
，
還
有
私
人
感
，
令
人
有
較
充
裕
和
較
佳
的
睡

眠
。
食
物
是
否
不
重
要
呢
？
當
然
重
要
，
差
勁
的
食

物
令
人
感
覺
像
難
民
，
這
份
敏
感
還
得
靠
機
艙
服
務

員
的
態
度
來
辨
別
。

泛
美
航
空
年
代
，﹁
空
中
小
姐﹂
令
人
感
覺
高

檔
，
主
要
也
因
為
飛
行
是
最
昂
貴
的
交
通
。
現
在
旅

遊
和
貿
易
全
球
化
，
空
中
少
爺
小
姐
為
平
民
的
服

務
，
職
稱
為
機
艙
服
務
員
，
連
帶
他
們
的
匆
忙
、
煩

躁
，
維
持
秩
序
的
態
度
。
從
前
是
千
揀
萬
選
的
高
級

人
員
，
如
今
良
莠
不
齊
，
表
現
質
素
參
差
。

我
近
年
對
自
己
乘
搭
了
多
年
、
曾
經
是
全
球
最

佳
航
空
公
司
的
香
港
某
航
空
公
司
的
服
務
水
平
，
感

到
極
度
失
望
。
新
管
理
層
為
了
節
流
，
嚴
重
破
壞
了

乘
客
的
貼
身
感
受
。
其
對
待
經
濟
客
位
的
乘
客
如
同

難
民
，
先
後
減
去
了
長
途
航
班
的
梳
洗
包
與
長
襪
，

往
日
本
的
航
班
連
薄
被
也
索
性
不
再
派
發
。
食
物
質

量
下
降
得
驚
人
，
前
菜
可
是
粟
米
小
撮
，
主
菜
以
濃

味
餸
飯
為
惟
一
標
準
，
甜
品
永
遠
是
小
杯
雪
糕
，
早

餐
永
遠
是
稀
粥
。
航
線
設
計
當
然
重
要
，
但
乘
客
貼

身
的
感
受
欠
佳
，
遲
早
還
是
會
叫
他
們
離
開
的
，
此

等
成
本
省
不
了
，
別
因
小
失
大
。

貼身需要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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